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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From a syntactic perspective, both Chinese and Khmer are typical subject-verb-

object (SVO) languages, and thus their linguistic features often exhibit a degree 

of symmetry. However, this study conduct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usage 

of "eat" and "drink" in Chinese and Khmer, revealing that despite their shared 

SVO structure, there are notable differences in verb-object constructions. In Chi-

nese, the verb "eat" (chī) tends to select objects based on the physical form of 

food and has a broad range of applications, whereas in Khmer, "eat" (nham) en-

compasses the consumption of all types of food without emphasizing physical 

form, and its "drink" (phīrk) is strictly limited to beverages. Additionally, the 

expression of "eat" in Khmer varies depending on the listener’s seniority or so-

cial status, reflecting the language’s politeness culture. Nevertheless, the seman-

tic scope of "eat" and "drink" in Khmer remains confined to food-related con-

texts, exhibiting less flexibility compared to Chinese. These differences often 

lead to errors among learners, particularly in mastering verb-object collocations. 

To address this, targeted teaching strategies—such as comparative explanations 

and contextual practice—should be employed to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distinctions and similarities in the usage of "eat" and "drink" between the two 

languages, thereby improving learning outcomes and providing practical support 

for cross-linguistic comparativ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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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柬埔寨汉语学习者数量的不断增加，文化差异对语言学习的影响

逐渐引起关注。然而，目前针对两国文化差异特别是语言层面的研究

仍然较为薄弱。大多数研究集中于学生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如语

法问题（W Paul,2008; CL Hsieh,2005；H Yin,2007; Shi Dongqing,2008；

Zhong Hong-yan,2015;刘峰，2017；江宝珠，2017；陈默，2018；洪

顺发，2019；夏羚，2021）、语音问题（李艾，1994；陈玉宁，2016；

于明桥 王昭懿，2022）、表达习惯（李艳敏 柏振东，2018）和教学

层面上的一些问题（葛李勤 李轩志，2020），但对这些问题背后的根

本原因缺乏深入探讨。许多研究以汉语母语者的视角为主，对柬埔寨

语的语言特性了解有限，这种单一视角可能导致研究结果不够全面。 

要深入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更多从双语对比的角度展开研究，结合

汉语和柬埔寨语在语法、语音和表达风格等方面的异同进行系统分析。

同时，融入文化背景的研究可以揭示两种语言使用方式与文化价值观

的潜在联系。因此，本文将以汉语与柬埔寨语的“饮食类”动词为切

入点对两种的不对称表现进行更全面地分析。 

饮食类动词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一类动词，尤其是“吃”

与“喝”是人类最为重要的日常需要。在汉语中，饮食类动词含有很

多包括吃、喝、咀嚼、吞、咽等。在柬埔寨语也大致是一样的可以分

为吃、喝、咀嚼、吞、咽等。不过本文主要是对“吃”与“喝”在两

个语言中的使用情况作研究对象进行对比研究。贾燕子 吴福祥（2017）

的研究提出，汉语中的“吃”与“喝”是以古代汉语“食”和“饮”

的形式出现，直到近代才出现“吃”与“喝”的使用。而现代汉语中

的“吃”除了表示饮食外，还可以扩展为很多含义，比如“吃”可以

表示愉快吸入、享受、理解、体会、进入等含义。此外还有很多学者

也对“吃”与“喝”的含义进行分析扩展并提出历史演变等原因包括

李圃、唐艳（2020），谢晓明、左双菊（2007），徐宜良（2014）等。

而在柬埔寨语中根据官方词典来看“吃”与“喝”仅能代表饮食含义，

并不存在其他含义，导致学生在选择动词的时候经常出现错误。而目

前对柬埔寨语的“吃”与“喝”的语义特征研究非常少。因此本文将

通过汉语与柬埔寨语（高棉语）的“饮食类”动词“吃”与“喝”的

对比深入的分析双方的不对称表现。基于此，本文还将分析其在教学

层面上进行分析其偏误问题及提出有针对性得建议，希望能降低学生

使用上的偏误率。 

 

http://www.zhizhen.com/s?sw=author%28%E6%9D%8E%E5%9C%83%29authorcompy%28%E6%96%B0%E7%96%86%E5%A4%A7%E5%AD%A6%E4%B8%AD%E5%9B%BD%E8%AF%AD%E8%A8%80%E6%96%87%E5%AD%A6%E5%AD%A6%E9%99%A2%29
http://www.zhizhen.com/s?sw=author%28%E5%94%90%E8%89%B3%29authorcompy%28%E6%96%B0%E7%96%86%E5%A4%A7%E5%AD%A6%E4%B8%AD%E5%9B%BD%E8%AF%AD%E8%A8%80%E6%96%87%E5%AD%A6%E5%AD%A6%E9%99%A2%29
http://www.zhizhen.com/s?sw=author%28%E8%B0%A2%E6%99%93%E6%98%8E%29
http://www.zhizhen.com/s?sw=author%28%E5%B7%A6%E5%8F%8C%E8%8F%8A%29
http://www.zhizhen.com/s?sw=author%28%E5%BE%90%E5%AE%9C%E8%89%AF%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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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对比分析法，系统考察了汉语与柬埔寨语（高棉语）中最

为常见的核心动词，饮食类动词“吃”和“喝”。研究过程中我们可

以挖掘到两种语言有很多不同的点。具体研究主要是句法以及语义对

比，基于大量双语的实例，对比两个动词并阐述两种语言的句法表现，

挖掘双方的不同。而在语义特征层面我们依据现代汉语八百词、柬埔

寨语官方词典，前人研究和本人的研究发现，进行梳理并对二者的本

义、引申义以及在社会层面的一些语用含义。最后是结合了教学层面，

分析其在教学过程中的一些偏误，找出原因，提出一些建议。 

 

汉柬语“吃”与“喝”句法功能对比分析 

作动词 

在汉语中，动词“吃”通常用于描述将食物放进嘴里，经过咀嚼和吞

咽，最终进入胃中。我们常认为与“吃”搭配的名词主要指固态的食

物，如饭、面、菜、肉、鱼等。而动词“喝”则用于描述将液体摄入

体内，通常与液态食物或物质搭配，如饮料、汤、酒水等。吕叔湘（1999：

119-120）对“吃”的定义可以分为六种包括通过嘴把食物摄入体内、

消灭、吸收等含义。不过我们主要是以其基本的含义进行对比研究。

“吃”与“喝”在汉语与柬埔寨语里都是主要于动词充当谓语为主要

成分。从作为句法成分来看两国语言里的“吃”与“喝”都是充当谓

语，但是当其充当谓语时选择的宾语的方法不太一样。汉语是根据食

物本身的形态而确定搭配不同动词，而柬埔寨与更多的是根据食物所

需要的动作本身来搭配动词。 

例如： 

1. 王中在一次座谈会上说，报纸“要像骗小孩子吃药一样，加一些糖，

小孩子才吃，否则苦得不能吃。”。(人民日报1957年09月21日) 

2. 冰心老人笑道：“瞧你，怎么像小孩喝药似的，大点口。”( 人民日

报海外版2000年10月03日) 

在例子可以看到在汉语中对不同的形态的食物会使用不同的摄入

动作，如例中用“吃” 指的是固体形态药物，如胶囊，而“喝”主要

是指液体形态的药物。 

而在柬埔寨语中并没有严格的说法对“吃”与“喝”是必须使用哪

一类饮食类动词。在柬埔寨语中，"吃"和"喝"的定义相对模糊，主要定

义是把食物摄入体内，但是特别是在与食物类名词的搭配上，柬埔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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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的使用方法与汉语存在一定的差异，并没有明确不同的食物必须得

用哪一个动词。例如： 

柬埔寨语： 

3. សុភាញ ៉ាំថ្ន ៉ាំ/ផឹកថ្ន ៉ាំហ ើយ។（小王吃药/喝药了。）（既可以指固态药物、

如胶囊，也可以指液体药物） 

在柬埔寨语中，“吃”和“喝”这两个动词可以互换使用，且不局

限于物质的形态或质地。无论是固态的胶囊，还是液态的药物，柬埔

寨语中都可以用“吃药”或“喝药”来表达。这种灵活性反映了柬埔

寨语在处理动词与名词搭配时的较少区分。 

4. 群众甲、乙走进坐下喝粥。（人民日报1970年05月07日） 

5. 而我最痴迷的却是在院内“万人锅”前排队喝粥。（人民日报海外

版2001年06月21日） 

此外，在汉语中，由于粥通常是液体或半液体的稀状态，因此我们

习惯用“喝”来描述食用粥的动作。然而，在柬埔寨语中，尽管粥是

一种液态食物，但通常会使用“吃”来搭配“粥”，无论其稀稠程度。

也就是说，在柬埔寨语中，人们习惯用“吃”来表达摄入粥的动作。

例如：汉语中是“喝粥”，柬埔寨语中是“吃粥”。 

6. គាត់ ូបស្រាហស្ររើនណាស។់（他吃/喝了好多酒。） 

7. សុភាញ ៉ាំបបរហ ើយ។（小王吃粥了。） 

根据例（6）和（7）我们可以看到柬埔寨语里，并不是所有的液体

类的食物都可以用“喝”来形容这个行为，而是“喝”只能与饮料进

行组合，当液体类菜品比如粥或者汤等东西，基本上会使用“吃”作

为形容这个行为。 

据我们研究发现柬埔寨官方字典中记载着“吃”不仅可以形容咀嚼

和吞咽固态食物，还可以用于描述吞咽液态食物的动作。这表明柬埔

寨语中的“吃”有着较为宽泛的应用范围，能够涵盖固体和液体食物

的摄入动作。 

柬埔寨语： 

ផឹកកាហ េ /ញ ៉ាំកាហ េ（喝咖啡/吃咖啡） 

ផឹកស្រា/ញ ៉ាំស្រា（喝酒/吃酒） 

ញ ៉ាំបង្អែម/ផឹកបង្អែម*（吃甜品/喝甜品*） 

ញ ៉ាំន៉ាំស្រសួយ/ផឹកន៉ាំស្រសួយ*（吃饼干/喝饼干*） 

通过进一步的阅读与研究，我们发现柬埔寨语中的“吃”这一动词

几乎可以替代“喝”，尤其是在描述摄取液态食物时。这种用法在柬

埔寨语中十分常见，例如在表达“喝咖啡”或“喝酒”时，通常可以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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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使用“吃”来代替“喝”，而无需强调食物的液体状态。然而，这种

灵活性并非双向适用。柬埔寨语中的“喝” 仅能用于描述饮用液体饮

料的行为，例如水、茶或咖啡等，不能替代 “吃” 来表达摄取固态

或半固态食物的动作。因此，在柬埔寨语中， “吃” 具备更广泛的

语义覆盖，而“喝” 则严格限定于纯液体的饮用场景。 

这种表现主要是因为“吃”在柬埔寨语中是没有明确是什么形态的

食物摄入到人体内，因此其含义应包含咀嚼吞咽固体食物以及将液体

摄入到身体里，但“喝”仅能表示将液体或者饮料摄入到身体里，因

此导致“吃”与“喝”在柬埔寨语中存在这个不对称表现。这种用法

上的灵活性和限制，反映了柬埔寨语和汉语在搭配饮食类动词上的差

异，尤其是在与饮食类词汇的表达上。 

因此，汉语中，“吃”与“喝”这两个动词通常根据食物的物理状

态来区分使用。“吃”通常用于固体或半固体食物，例如米饭、面包、

蛋糕等，而“喝”则用于液体食物或饮品，例如水、茶、果汁等。这种

区分方式使汉语在描述摄取不同种类的食物时显得较为明确。然而，

在柬埔寨语中，“吃”这个动词的使用范围更加广泛。它并不限定于

某种特定的食物形态，而是几乎可以用于描述所有食物的摄取，无论

是固体、半固体还是液体。这种用法体现出柬埔寨语对“吃”这一动

作定义的灵活性和普遍性。相较之下，柬埔寨语中的“喝”主要用于

饮用纯液体的饮料，例如水、茶、咖啡等，且很少扩展到描述液态食

物的摄取。例如，像汤这样的液态食物，即便在汉语中可以用“喝”

来描述，柬埔寨语中通常仍然会使用“吃”这一动词。  

 

作名词 

根据研究，本文发现汉语与柬埔寨语中的“吃”与“喝”除了充当动

词性成分外，在一些特定的句子句式里还可以转化成名词性成分。如

“吃”与“喝”在“的”字省略功能下，可以充当名词性成分。 

汉语： 

8. 我没有买吃的、穿的，就是花了五角钱买了一本《毛泽东著作选读》

（乙种本）。（人民日报1966年05月29日） 

9. 司堃范经常照料的老人之一贾福英刚量完血压就对我说：“司大姐

经常去看我，还经常给我带吃的。（人民日报2000年08月29日） 

10. 人们按着广告的指引，买吃的、买喝的、买用的，减肥、健美甚至

医治疑难杂症，可是也许过不了几天，就会有另外的广告、另外的说

法从旁证实：你又当了一回冤大头。（人民日报2000年0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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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这个是我在火车站的肯德基只买了喝的。 

“的”字省略所带的宾语后，句子中的“吃”与“喝”在句法成分

就充当名词性成分。在汉语中，动词后加“的”可以形成名词性短语

（如“吃的”、“喝的”），而在某些情况下，即使省略“的”，动词

本身仍然能表达名词的功能，指代某类事物（如食物、饮料等）。这

种名词化的机制体现了汉语中“的”字句的高度灵活性，同时反映了

句法和语义在实际语言使用中的互动关系。这种现象在口语表达中尤

为常见，体现了语言的经济性和简洁性。 

而同样柬埔寨语里也存在同样的情况，柬埔寨语里也有“的”字的

用法，同样在特定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语法变形（如“的”字省略）将

动词转化为名词性成分。如： 

12. គាត់ង្តអង្តទិញរបស់ញ ៉ាំហោយខ្ញ ៉ាំ។（他经常买“的”吃给我。） 

13. នាអយករបស់ផឹកមកហ ើយ។(她带了“的”喝来了。） 

从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柬埔寨语同样是存在“吃”与“喝”在受到

“的”字结构的影响下都可以转化为名词性成分，在句子中作为宾语

出现在句子中。但是双方的“的”字结构存在一些差异。在例子中我

们可以看到，柬埔寨语中的“的”字结构是出现在动词前面，也就是

说柬埔寨中的“的”字结构有转化动词性成分成名词性成分而不是因

为省略某个成分而动词才转化成名词。如例12“របស់”相当于汉语中的

“的”，置于动词“ញ ៉ាំ”（吃）前，使其直接名词化为“食物”，同理，例13

中“របស់”出现在动词“ផកឹ”（喝）前，使其名词化为“饮料”。而汉语

中是因为在“的”字结构后面的名词性成分被省略掉了之后，需要前

面的动词来替代充当名词来满足句子完句性条件。 

因此，柬埔寨语和汉语中的“吃”与“喝”在受到“的”字结构的

影响下，都可以转化为名词性成分并充当宾语。两种语言的主要差异

体现在“的”字结构的位置和功能：汉语中的“的”位于动词之后，并

通过省略后续成分实现动词的名词化；而柬埔寨语中的“的”字结构

则位于动词之前，直接促成动词的名词化，而无需依赖省略机制。 

 

汉柬语“吃”与“喝”语义特征对比分析 

汉语与柬埔寨语在饮食类动词的表达上都极为丰富，但本文的重点主

要放在“吃”和“喝”这两个核心动词上。在现代汉语中，“吃”和

“喝”（或书面语中的“饮”）是描述人们摄入食物或饮料的主要动

词。“吃”通常用于指代摄取固体食物的动作，适用于各种固态或半

固态食物，如饭、面、肉类和水果等；而“喝”则用于描述液体食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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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入，涵盖了饮料、汤、茶水等液态食物。两者明确区分固体和液体

的进食方式，在日常交流中也十分常见并易于理解。此外，现代汉语

中的“喝”与书面用语“饮”在正式场合或文学表达中也常被交替使

用，后者多出现在较为正式的场合或文献中，如“饮茶”、“饮酒”

等。这种动词的分化与搭配，反映了汉语在饮食表达上的细致性和层

次感。 

与之对比，柬埔寨语虽然同样有类似“吃”和“喝”的动词，但在

使用上存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礼仪要求，这也导致了其用法的复杂性

和多样性。在柬埔寨语中，通过与当地人的交流，我们发现“喝”这

个动词的使用受限较多，尤其在和年长或身份高于自己的长辈交流时，

如果使用“喝”会被视为不礼貌。相反，在这些情况下，“吃”可以作

为“喝”的替代表达方式。 

柬埔寨语中的“吃”不仅有多种说法和表达方式，而且根据不同的

等级和场合使用在八个“吃”中选取使用。根据我们研究柬埔寨语中

这八类的“吃”大致根据以下的使用场合和等级来分类，如图： 

 

 
图1. 柬埔寨语（高棉语）中的“吃”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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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图1我们可以看到柬埔寨语中的“吃”还具有明显的礼仪和等

级差异。据上面的表格我们可以看到柬埔寨语中的“吃”根据不同的

社交场合和交流对象，会选择适当的“吃”来表达，因为表达方式在

柬埔寨语中显得尤为重要。这种精细的语言使用反映了柬埔寨文化中

对礼仪和尊重的高度重视。在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是“吃8”就是跟

同辈们或者表示比较随意的一个说法。但是如果是辈分比说话者大或

者地位等级比说话者高的话，说话者应该选择合适的“吃”对听话者

讲。而在现代汉语当中并不存在这个说法，不过在现代汉语当中“吃”

可以表示多个含义。 

在现代汉语中，“吃”这个动词并未被细分为多个同类词，但其含

义却极为丰富，这也从侧面展现了汉语表达的多样性。根据吕叔湘在

《现代汉语八百词》（1999）中的分类，“吃”在现代汉语中可以分

为六种不同的含义。如： 

 
表1. 现代汉语八百词中“吃”的含义 

 
 

在现代汉语当中“吃”可以带不同的宾语表示不同的含义在现代汉

语中，根据表1我们可以发现“吃”是一个多义动词，其语义范围广泛，

能够与不同类型的宾语搭配，表示多种含义。具体而言，“吃”可以

与具体的食物搭配，表达通过咀嚼将食物摄入体内的基本意义，例如

“吃苹果”“吃饭”。此外，“吃”还可以与抽象概念搭配，产生引申

或隐喻性的意义，例如“吃苦”表示经历艰难困苦，“吃亏”表示受到

损失或处于不利地位，“吃官司”则意指卷入法律诉讼或诉讼纠纷。

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吃”还可以用于表达消耗、吸收或占据等动作，

例如“吃药”表示服用药物，“吃掉”表示消灭某物。由此可见，“吃”

在现代汉语中已经超越了单纯的饮食范畴，其语义扩展和使用灵活性

反映了汉语表达的丰富性和动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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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根据贾燕子、吴福祥（2017：361-381）的研究，在“吃”的语

义扩展中，把“吃”扩展为比如“吃”在施事的语义扩展中可以表示

愉快吸入、享受、理解、体会、进入等含义。此外，他们还从受事的语

义扩展等。从他们的研究来看，汉语中的“吃”可以分为非常多含义，

可以在多个情况下使用同一个词。然而，在柬埔寨语中，“吃”与“喝”

相对单一，其核心含义仅限于表示将食物或饮品摄入人体的动作。与

汉语中复杂的语义关联和场景隐喻相比，柬埔寨语更直接地聚焦于饮

食行为本身，几乎不涉及动作与场所之间的关系或隐含的文化意义。 

因两种语言本身具有不同的特色，导致两种语言依然存在一些差异，

包括，“汉语”中，可以用“吃”来表示很多情况，在不同情况下可以

用同一个词使用到句子里边。而柬埔寨语里基本上一个词仅存在一个

含义，只能表示一个东西，除非用这个词来比喻某个东西。不过柬埔

寨语里对词的等级分类和礼貌性比较严格，如“吃”在对不同的对象

年龄阶级而选择适用的“吃”。总的来说，这些差异体现了两种语言

在词汇系统和文化语境中的不同发展路径。汉语强调灵活性和语境适

应能力，而柬埔寨语更注重精确表达和社会关系的体现。 

在汉语和柬埔寨语中，“喝”这一动词的基本意义是一致的，都表

示通过吞咽将液体食物摄入体内。然而，这两个语言体系中“喝”的

使用范围和语义特征却存在明显差异。根据《新华字典》汉语中，“喝”

是表示吞咽液体饮料或者流质食物，广泛适用于所有液体形态的食物，

不论是饮料类（如水、茶、咖啡）还是液态菜品（如粥、汤），都可以

使用“喝”来描述这一摄取行为。例如，“喝粥”“喝汤”与“喝水”

“喝茶”在表达上并无明显的差异，体现了汉语在这一语义领域中的

宽泛性。此外，汉语中的“喝”通常是中性的动词，用于描述行为本

身，并不附带明显的态度或礼貌层面的内涵。 

而柬埔寨语中“喝”的使用则更为狭窄，主要局限于饮料类食物的

摄入，例如水、茶或果汁等。如果涉及液态的菜品，如粥或汤，柬埔

寨语通常会选用其他专门的动词来描述进食这一过程，这反映了柬埔

寨语对不同类别食物摄取行为的细化表达。此外，柬埔寨语中的“喝”

还隐含一定的语气特征。在日常对话中，“喝”通常带有随意或稍显

不礼貌的语气，因此多用于非正式场合，或者是说话者与听话者在辈

分和地位上较为平等的情况下。如果说话者需要对辈分或地位高于自

己的人表达相同的动作，则会根据具体情况，选择使用“吃1234567”

中的某个动词，以体现对对方的尊重和礼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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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语义特征的层面来看，汉语和柬埔寨语中“吃”和“喝”这

两个动词都表现出明显的不对称性。首先，关于“吃”的使用，汉语

中的“吃”具有多义性，其含义十分丰富。除了表示通过咀嚼将食物

摄入体内这一基本含义外，还可以引申为“消灭”（如“吃掉敌人”）

和“吸收”（如“吃苦”）等抽象意义。而在柬埔寨语中，“吃”仅指

将食物摄入人体这一具体行为，语义较为单一。然而，柬埔寨语的“吃”

在表达形式上更加复杂。根据受话人的辈分、地位以及社交语境的不

同，柬埔寨语会选用不同的动词形式，充分体现对礼貌和社会等级的

关注。其次，在“喝”的用法上，虽然汉语和柬埔寨语都将其基本意

义限定为摄入液态食物，但两种语言的使用范围存在差异。在汉语中，

只要是液态形态的食物，无论是饮料类（如水、茶、咖啡）还是液态

菜品（如粥、汤），都可以使用“喝”来描述这一行为。而在柬埔寨语

中，“喝”主要用于饮料类液体（如水、酒、果汁等）。对于液态菜品

（如粥、汤），柬埔寨语会选择其他专门的动词来表达。此外，柬埔

寨语中的“喝”还隐含一定的语气特点，通常带有随意或不够礼貌的

色彩，适用于非正式场合或平辈之间的交流。而在正式场合或与地位

较高的人对话时，柬埔寨语倾向于避免使用“喝”，而选择更礼貌的

表达方式。 

 

汉柬语“吃”与“喝”与受事宾语组合分析 

现代汉语中，关于“吃”和“喝”这两个动词与多种类型宾语组合的

研究非常丰富，其中以陶红印（2000）的研究最具代表性。陶先生的

文章指出，“吃”作为现代汉语中的一个高频动词，具有多层次的用

法特点。此后，张伯江（2005）也对这篇文章进行总结，陶文章从其

广泛的语料调查来看，“吃”既有明确词类范畴的用法，也存在跨越

词类界限的用法。在词类范畴的用法中，“吃”既可以表现出名物属

性，也可以展现出动词属性；从句法功能上看，它既能作为及物动词

使用，也能作为不及物动词使用。具体而言，“吃”的及物用法可以

分为典型及物范畴和非典型及物范畴。典型及物范畴通常指“吃”与

典型受事宾语（如食物）相结合的情况，如“吃苹果”“吃面条”。而

非典型及物范畴则包括“吃”与一些抽象或隐喻性的宾语搭配的情况。

基于此，本章将重点探讨“吃”和“喝”在与典型受事宾语和非典型

受事宾语组合时的表现，并将其与柬埔寨语中相应的语言现象进行对

比分析，着重探讨两者在此类用法上的异同及不对称性。这种对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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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吃”和“喝”在现代汉语中的语义及句法功

能，还能为跨语言比较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吃” 与 “喝” 与典型范畴受事宾语 

汉语与柬埔寨语（高棉语）在不同范畴中的语言表现有着显著的差异。

在汉语的典型范畴中，“吃”和“喝”这两个饮食类动词的选择更多

依赖于后续食物的属性来决定。例如，对于固体类食物或需要通过咀

嚼摄入的食物，如米饭、面包等，通常使用“吃”；而对于液体类食

物，如水、汤和茶等，则通常使用“喝”。这种用法清晰地反映了汉语

对食物形态及其摄入方式的明确区分。如： 

喝咖啡/吃咖啡* 

喝蛋糕*/吃蛋糕 

相比之下，柬埔寨语中“吃”和“喝”的使用规则则更注重动作本

身，而非食物的物理形态。在典型范畴中，动词的选择更多依赖于摄

入口腔后所需的具体动作。例如，“吃”在柬埔寨语中并没有被严格

限制于固体或液体食物，它可以适用于广泛的食物类别，只要不明确

涉及“喝”的动作即可。相反，“喝”在柬埔寨语中的适用范围相对更

窄，通常专指液体类食物，且必须是需要通过直接吞咽摄入人体的情

况下才会使用。因此，在柬埔寨语中，动词“喝”的使用更多地体现

了对动作特定性的要求，而“吃”则作为一个更普遍的动词涵盖了大

部分食物的摄取行为。例如： 

ញ ៉ាំទឹកសង្តែ ក/ផឹកទឹកសង្តែ ក（吃豆浆/喝豆浆） 

ញ ៉ាំទឹកង្ផែហ ើ/ផឹកទឹកង្ផែហ ើ（吃果汁/喝果汁） 

ញ ៉ាំភី ា/ផឹកភី ា*（吃披萨/喝披萨*） 

在柬埔寨语中，“吃”和“喝”这两个动词在与特定范畴的词语结

合时，其使用规则往往取决于后续动作的需求。从句子结构来看，柬

埔寨语中只要是涉及食物的表达，通常都可以使用“吃”来表示将食

物摄入体内。这种用法涵盖了固体食物以及一些具有固体性质的半流

体食物，例如糊状物或混合物等。无论食物形态如何，只要能够通过

咀嚼或直接吞咽进入人体，“吃”都可以作为通用的表达方式。 

相比之下，“喝”在柬埔寨语中的使用范围则显得更加局限。它通

常仅适用于液体类食物，例如水、饮料或汤，这些需要通过直接吞咽

来摄入体内的食物形态。因此，与“吃”的广泛应用相比，“喝”更多

地被限定在液体食物的语境中，使用范围明显缩小。这样的动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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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反映了柬埔寨语中动词与具体语义范畴的紧密联系，也揭示了语

言在表达物质形态与动作关系时的独特性。 

 

“吃”与“喝”与非典型范畴受事宾语 

汉语与柬埔寨语（高棉语）除了与典型范畴受事宾语组合时其的表现有

些差异外，两者在与非典型范畴宾语组合时也存在一些差异，尤其汉语

中的“吃”可以与很多非典型的受事宾语组合，隐喻他所隐喻的含义可

以分成数个不同含义，因此可以与不同的宾语进行组合。但是根据柬埔

寨语官方字典中因为“吃”与“喝”因为本身的含义比较单一，基本上

只能与食物进行组合。汉语中“吃”与“喝”后面都可以加上处所宾语，

不过其强调的含义略微不同。如： 

14. 不知为什么，奶奶特别羡慕别人吃食堂，说起她羡慕或崇拜的人来，

最后总要说明一句：“人家也吃食堂。”（史铁生/奶奶的星星） 

15. “心情一不好我就吃汉堡王。” 

16. 我太困了，我要去喝瑞兴一下才行。 

17. 今天我想喝蜜雪冰城。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汉语中“吃”与“喝”在与非典型范畴受事

或宾语组合时，可以分为两种主要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吃”与“喝”

用来表示前往某一处所并在该处所进行特定行为，例如吃饭或买饮料。

这种用法主要强调动作发生的地点或者处所宾语，而非具体的食物或

饮品内容。例如，例（14）中的“吃”侧重于表达去某个地方吃饭的行

为，而不是特指吃什么。很多学者曾表示“吃食堂”的表达归类为在特

定场所（如食堂）进行吃饭行为的一种现象，“吃饭馆”也表示宾语处

所是在馆子里吃饭的意思（陆俭明 郭锐，1998；胡勇，2016；张翼，

2022等）。同样的，例（16）中的“喝”由于句子前含有“去”的语

义，强调的是到某个地方进行“喝”的动作，而不具体说明喝的是什么。

这类表达重在描述动作与场所的关系，而非具体的饮食内容。第二种

情况则是“吃”或“喝”强调处所中所代表的某种食品或饮品。这一用

法通常隐含对场所中典型食物的认知和联想。例如，例（14）和例（17）

中的“吃”与“喝”更多地突出宾语处所所指代的某种特定食品或饮品，

这种食品或饮品可能是该场所出售的，或是人们对该场所的典型印象。

这类表达既包含动作，也传递了对场所与食物之间的文化关联。 

而在柬埔寨语当中“吃”与“喝”也存在与非典型范畴受事宾语组

合，但是柬埔寨语与汉语存在一些差异，就是柬埔寨语的“吃”与“喝”



KOK MENG SEAK 
 

 

 43  

 

与非典型范畴受事组合时，一般情况下是只能强调句子中所提到的处

所里的食物。例如： 

18. ពួកហយើអហៅញ ៉ាំោហារដ្ឋា ន។（我们去吃食堂） 

19. ខ្ញ ៉ាំហៅផឹកStarbuck។（我去喝星巴克） 

20. មសិលមិញខ្ញ ៉ាំនិអមិតែភកែ ិហៅញ ៉ាំBurger King។（昨天我和朋友去吃汉堡

王） 

从用法角度来看，汉语与柬埔寨语在与非典型范畴受事的组合上具

有相似性。然而，柬埔寨语中“吃”和“喝”与非典型范畴受事结合时，

其表达的重点往往限定于所吃或喝的具体事物。例如，在柬埔寨语中，

当说“去吃食堂”时，强调的核心是“食堂”这个地点与“吃东西”这

一动作的关联；当说“喝星巴克”时，虽然表面上是“喝星巴克”，但

语义实际指向“去星巴克喝咖啡”；而“吃汉堡王”则显然突出的是“去

汉堡王吃汉堡”的含义，即使前面是否有“去”这个词都只能表示去到

某个地方“吃”或者“喝”后面宾语第一印象中所代表的东西。这些例

子中，“食堂”、“星巴克”、“汉堡王”都作为具体处所或品牌的代

名词，与它们通常关联的饮食活动形成了一种具象化的搭配关系。这

种表达习惯反映了柬埔寨语中以主体（如地点或品牌）为中心的整体

性语义逻辑。换句话说，动作的发生与其特定场所密切相关，而动作本

身（如吃、喝）的目标也往往通过该场所或品牌得到具体化。因为柬埔

寨语里的“吃”与“喝”只能形容咀嚼和吞咽的含义，因此即使后面是

非典型受事宾语，也必须是跟食物相关的非典型受事宾语。所以在柬

埔寨语中“吃”与“喝”与非典型受事宾语修饰时依然表示咀嚼或者吞

咽食物的行为。 

与汉语相比，柬埔寨语在这样的搭配中更倾向于一种概念的缩略或

隐喻，而这种表达方式可能与柬埔寨语的文化背景和交流习惯息息相

关。这种语言现象不仅是语法结构的选择问题，也体现了语言使用者

在交流时对认知简化和信息提取的偏好。在具体语境中，这种非典型

范畴的受事组合方式为句子提供了高度凝练且符合听者预期的表达模

式，从而提高了交际的效率。 

因此，汉语中，“吃”与“喝”与非典型范畴受事的组合通常可以

归纳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强调宾语所指的具体处所，例如例（7）

中体现的情形；第二种情况则是突出宾语所指的处所所代表的某种食

物。这种表达方式体现了汉语在语义上的多样性，即不仅关注动作本

身，还通过宾语暗示饮食与场所的关系，甚至进一步延伸至该场所的

文化或功能象征。而柬埔寨语在“吃”和“喝”与非典型范畴受事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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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中表现得更加直接和单一化。柬埔寨语仅关注一种情况，即通过处

所宾语表达摄入某种具体食物的行为。换句话说，柬埔寨语的语义重

点更多集中于动作与食物本身的关系，而不涉及对场所或其他隐含意

义的强调。 

此外，汉语与柬埔寨语的“吃”在与非典型受事宾语组合时表示摄

入食物与食物类或者与食物相关的宾语组合外，还可以与其他类型的

宾语搭配，产生不同的语义引申。这些引申义基于语言文化和社会习

惯，具有相似性和独特性。汉语在与非典型受事宾语其含义大概可以

分为五种类型比如： 

表示依附或消耗资源：吃老丈人、吃老本、吃公款、吃利息等 

表示工具类导致受到伤害：吃刀、吃拳脚、吃巴掌、吃棍子等 

表示承受某种伤害或负担：吃亏、吃痛、吃力等 

表示感受某种情绪或状态：吃苦、吃惊、吃香、吃紧等 

表示结果：吃官司、吃败仗等 

根据上面分类可以看到汉语与非典型受事宾语结构里动词“吃”可

以根据不同的宾语表示不同的含义。如例子中的“吃老丈人”、“吃老

本”等是强调依赖或占用他人的资源享受利益。而“吃刀”、“吃拳脚”

等则是表示身体或者在精神上遭受来自工具类为手段造成的伤害。而

“吃亏”、“吃痛”等则是强调承受了不利的后果、疼痛或费力的情境。

“吃苦”、“吃惊”则是强调其的精神状态遭受某种影响。“吃官司”、

“吃败仗”则是表示结果而且更多是某种不利后果的发生或结果的完

成。 

而柬埔寨语里也是同样，在与非典型受事宾语组合时除了表示摄入

食物外，在日常生活中，“吃”同时还可以分为其他两类。比如： 

表示依附或消耗资源：សុីលុយហករ（吃遗产）、សុីស្រទពយង្ម៉ែ（吃妈妈

财产）、សុីលុយដី（吃土地钱）、សុីការស្រាក（់吃利息）等 

表示工具类导致受到伤害：សុីមួយដដ（吃一拳）、សុីមូយក៉ាំហផែៀអ（吃

一巴掌）、សុីមួយង្សែកហ ើអ（吃一拖鞋）、សុីមួយហៅអី（吃一椅子）

等 

从引申义我们可以看到，汉语与柬埔寨语的“吃”有许多相似之处，

特别是“表示依附或消耗资源”和“表示工具类导致受到伤害”这两个

方面。两种语言均通过“吃”隐喻某种抽象的行为或状态，例如依赖他

人资源维持生活或因工具造成的身体伤害。但从表达形式来看依然存

在一些不对称表现，比如表示工具类导致受到伤害时，柬埔寨语是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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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数量词作为协助才能满足完句条件，而相比之下，汉语的“吃”可以

直接与工具类名词搭配，无需数量词辅助。 

因此汉语与柬埔寨语与非典型受事宾语组合时，两种语言存在很多

相似之处，其的不对称表现主要体现在语义范围和句法结构两个方面，

其一是语义范围的不对称，某些含义只有汉语是存在的，柬埔寨语并

不存在这个含义。其二是句法结构的不对称，在表示同样含义时，两种

语言的句法形式存在一些不一样，比如表示工具类导致受到伤害时，

柬埔寨语是需要数量词作为协助才能满足完句条件，而汉语的“吃”可

以直接与宾语组合表示工具类导致受到伤害。 

 

汉柬语“吃”与“喝”教学建议 

在语言教学过程中，无论是柬埔寨的汉语学习者，还是中国的柬埔寨

语学习者，都可能因母语背景的差异而产生一些偏误。根据前文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汉语和柬埔寨语中的“吃”与“喝”这类“饮食动词”

存在诸多不对称之处，这些不对称性可能导致学生在选择“吃”与“喝”

时出现错误。 

尤其是柬埔寨的汉语学习者，由于其母语中“吃”一词并未明确规

定食物的形态，或在使用上较为随意，常常在学习汉语或日常交流中

混淆“吃”与“喝”的使用。例如，他们可能会将需要用“喝”表达的

液体食物误用为“吃”。此外，因为“吃”在汉语中不仅代表咀嚼将食

物摄入体内的含义，同时还包含了其他隐喻，导致学生无法理解其他

语境下的“吃”。这种现象不仅影响语言的准确性，也可能导致交流

中的误解。 

因此，在教学过程中，针对柬埔寨的汉语学习者，应特别强调两种

语言中对食物形态的规定，以及如何正确选择相应的动词。教师可以

通过具体的例子和情境练习，帮助学生理解何时使用“吃”或“喝”，

并强化他们对不同食物形态对应动词的认知。另一方面教师应该强调

在汉语中“吃”不仅仅是形容摄入食物到人体的行为，或者在不同语

境下“吃”还包含很多不同的隐喻含义，让学生知道当“吃”与不同

的词组合时是表示什么含义。 

另一方面，对于中国的柬埔寨语学习者，应重点强调两种语言在使

用背景下的差异。例如，柬埔寨语中“喝”不仅限定于饮料类液体，

还需根据社交场合或对方的辈分和地位选择合适的动词形式。这要求

学习者不仅掌握词汇的基本含义，还需理解其在不同语境中的礼仪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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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内涵。因此，教学中应通过角色扮演和文化背景介绍，帮助学生

掌握在不同社交情境下选择合适动词的技巧。 

总之，针对汉语与柬埔寨语在“吃”与“喝”使用上的不对称性，

教师应采取有针对性的教学策略，分别从食物形态的规定和语言使用

的文化背景两个方面入手。这不仅有助于减少学习者在动词选择上的

偏误，也能增强他们对两种语言文化差异的理解，提高跨文化交流的

能力。 

 

研究结果及探讨 

根据本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汉语与柬埔寨语虽都是属于 SVO 结构（主

谓宾），但是两个语言在动宾搭配逻辑不同。汉语是严格根据事物形

态选择“吃”还是“喝”；而柬埔寨语（高棉语）里因语义宽泛，柬

埔寨语中“吃”的词可以可以涵盖固体和液体食物，而“喝”仅限于

饮料。 

而从语义来看两者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汉语的“吃”语义涵盖很多

含义，可以延申到表达很多含义包括消耗、承受感受等多种概念。而

柬埔寨语里主要聚焦在“吃”和“喝”本身的含义。然而，在柬埔寨

语中却可以有八种不同的词来表示“吃”，根据受话者的社会地位与

场合严格区分使用，体现了深刻的礼貌原则。 

在教学层面上，因汉语和柬埔寨在选择、使用搭配以及含义存在比

较大的差别，导致在教学中也出现一些偏误。因此我们提出建议教师

可以采取针性对比策略，也就是明确将两种语言的搭配规则，语义范

围及文化语用上的差别，通过练习加以强化。 

 

结论 

综上所述，尽管汉语与柬埔寨语在句法结构上同属 SVO（主谓宾）类

型，两者在动宾结构中词与词的组合方式却存在显著差异。从句法功

能来看，汉语与柬埔寨语的“吃”和“喝”在选择宾语时的表现差异

主要源于对词义的不同理解。汉语的“吃”主要基于食物形态进行选

择，而柬埔寨语的“吃”涵盖了摄取所有类型食物的含义，因此在宾

语的选择上并不强调具体的形态。同时，柬埔寨语的“喝”只能与饮

料类食物组合，这种限制与汉语的使用方式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语义特征上，汉语中的“吃”具备六种含义，使用范围广泛，能

够与更多类型的宾语进行组合。而柬埔寨语则区分了八种不同的说法

来表达“吃”的含义，这种划分主要依据受话人的辈分、地位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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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进行选择。尽管这种多样性反映了柬埔寨语的礼貌文化，但其本

质仍局限于食物相关的语义范畴。因此，无论是在与典型范畴还是非

典型范畴的受事宾语组合时，柬埔寨语的“吃”与“喝”都仅限于食

物相关的搭配，而汉语则在这一方面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 

由于这些差异，许多学习者在汉语学习和日常交流中容易出现偏误，

尤其是在“吃”和“喝”的用法上无法准确对应目标语言的实际语境。

因此，在汉语教学中，教师应采取有针对性的教学策略，通过对比两

种语言在“吃”和“喝”上的用法差异，特别是动宾搭配的不对称性，

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这一语言现象。教学中可以结合具体情境，分别

从食物形态、文化语境和语言使用背景等方面进行详细讲解。同时，

还应注重实践性教学，通过情境模拟和互动练习强化学生对这些用法

的准确理解和运用能力，从而减少偏误，提高学习效果。这不仅能够

帮助柬埔寨学生更好地掌握汉语，也为两种语言的对比研究提供了新

的视角和实践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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